
我我的的特特工工生生涯涯 

與與 

顧顧順順章章被被逮逮紀紀實實 

 

蔡 孟 堅 

  

  

民國十九年至廿一年間，作者曾主持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偵緝處工作。破獲共黨

要案累累。其中民國二十年四月曾將中共「中央」常委兼特務總頭目顧順章捕獲，曾特別引

起外界矚目。 

  

一、從北伐討逆到受命鏟共 

  

民國十七年北洋軍閥殘餘潰敗之後，曾被圍困於河北開灤一帶，彼時我與溫建剛（曾

任南京公安局長）均奉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委蔣作賓委為山東戰區軍事特派員，我於是年五月

間自天津收編張宗昌殘部一師，由塘沽海運至煙臺，同時促使當地北軍施忠誠團改編，由當

局派溫建剛為東海警備司令，不料我收編之鍾師長原系忠心歸向，後被逃往大連的殘餘軍閥，

秘密派員來煙，對鍾威逼利誘，致歸向僅為時兩月，（七月廿日前後）又行叛變，竟改懸北

洋軍閥的五色旗，歡迎章宗昌自大連來煙，我於是匆匆冒險安排，偕同中央派去接收的軍政

大員，如彼時中央新派煙臺 

海關監督譚曙卿，鹽運處長張承標，及東海警備部參謀長陳文等數十人，秘密逃往大

連，再同乘日本榊丸輪到達上海。其時總司令蔣公追查責任，我隨同溫建剛、劉志陸（收編

的十三軍軍長）等晉謁。蔣公獲悉事變經過後，對我面志：「你年事尚輕，應再加深造』，當

即發給我三千元，矚我赴日求學。嗣以囚事滯滬，未能去日，乃再呈總司令蔣公，敍及煙臺

事件經過及感謝賜給學費種種，請求另派革命任務，將報告寄往南京總部。這一報告寄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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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兩周，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先生即寄來通知，注明奉蔣公轉示報告，約我談話。立夫先

生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講臺單獨接見我，詢問我經歷及志願後，當約組織部調查處徐恩曾先生

一同商談，決定派我前往北平調查彼時（民國十八九年間）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等所組

對抗中央的「擴大會議」等一切動態。我在平津滯留一大段時日，最後冒險由北平到河南許

昌，當地敵軍為雜牌部隊任應岐師，任本人原先與我有過接觸（任師為綠林樊鍾秀餘部所改

編，民十七年于右任先生介紹過我收編任的部隊），因設法在該師部拿到馮玉祥新換發的一

本密電本（聲明並非竊來，說來話長，將另文敍述），我設法搭上許呂英美煙草公司懸有英

美國旗收煙葉的牛車，在經過我軍與馮叛軍的戰線後，將密本呈送歸德蔣公督戰總部。後據

別人告知，彼時我方曾利用我密呈的密電本，取得馮玉祥密電本，對討馮閻勝利為一大關鍵。

迨討逆戰事接近結束時，蔣公曾在一棵大樹下召見我，除加獎勉外，並指示說：「第一個敵

人打倒了，現在要對付第二個敵人，——共產黨，你即去南京見陳立夫秘書長，我會通知他

派你擔任鏟共肅反工作。」我辭退後，隨即乘車到南京。 

  

二、武漢如何由共黨破壞高潮轉為鏟共高潮 

  

我於十九年（1930）八月初抵達南京，即蒙立夫先生接見，自然要先報告北方之行的

經過與收穫，當被稱讚鼓勵一番，接著說明此後須集中力量對付共黨，鼓勵我要有黃埔精神，

中央決定派我任「兩湖」調查員，並付與剷除共黨的行動任務，即刻可電告陸海空軍總司令

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將軍給予支持與指導，囑我從速前往武漢。這一番明快指示，真使我一

面興奮，一面恐惶，因我只知共產黨徒殘暴無比，對其主義與組織，毫無所悉。但又感到這

對我是一件有挑戰意味的事。因為我接受這項任務時，武漢已經成為共黨作亂的恐怖世界。

接著該年九月二日匪首彭德懷又攻陷了長沙。 

我於是提前一周匆匆忙忙趕到漢口，首先拜會彼時武漢行營何主任及省市黨部委員，

先對共黨在武漢活動與暴亂情形，探詢瞭解，認為「知己知彼」，方能戰勝敵人。他們均告

以共黨在武漢市街，到處貼標語，不是用甲街的街道支部名義，就是用乙街的街道支部名義，

隨時隨地舉行所謂「飛行集會 l。有時鳴放鞭炮擾亂秩序即行潛逃，真是「來無影，去無蹤』。

有時軍警捕獲幾人，只供系赤色群眾，較寧漢分裂時，實要猖狂若干倍。 

我遂經行營何主任准我搭乘的軍事偵察機飛往長沙上空，窺察城內外匪軍動態，隨又

由行營派人送至新堤，得當地公安局協助，深入賀龍盤據的洪湖週邊，藉圖瞭解匪黨種種作

惡舉動，及其潛入武漢市區所取途徑。彼時駐武漢憲兵團長歐陽珍（軍校一期），系江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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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即往訪於橋口團部，該團慨允儘量協助我的鏟共任務，並得悉押有共黨宋惠和與陳某，

他們正要辦自首手續，予以開釋。我想這該是我自共產黨人瞭解共黨組織及行動的最好機會。

我即大膽向歐陽團長要求，請許宋、陳二人隨我外出，當在我住的太平洋飯店另辟房間，一

同寄寓。我儘量對他們二人和諧相處，並大膽未予監視，不僅不視為共犯，且待之如友好。

早晚盡談共黨種種內情，我幾如學生惡補，竟然對共黨行動路線，頗有瞭解。宋、陳兩自首

份子頗受感動，尤其宋某為一長沙青年，能說能寫。他代我寫了一份鏟共計畫，並提出了一

些實事求是的有效辦法。他們告訴我，所有共匪姓名都是假的，均隨時更換；每人住處都極

秘密，但面貌是真的；它們規定開會或聯絡，必須親自出場發言討論；由於無法長期潛伏，

有時必出走街道以取聯絡……等等。對於曾經一同參加匪黨會議或有過聯絡的份子，只要令

一些自首份子在大街小巷不斷行走瞭望，——就可指認逮捕，必可大為收效，甚至可能捕到

高級匪首。宋某建議，使我得到很大啟示。其時行營何主任曾面准我對共黨直接採取行動，

但我既未設機關，又無編組幹部，無法行動，遂將此一困難向何主任報告，這位胸襟寬濶忠

誠的將軍，他立即介紹在上海及長江紅幫首領徐朗西與我見面，再由徐介紹武漢紅幫大師楊

慶山與我密談，結成深交。楊君有燕趙風，是一位典型的遊俠士。我當即請他在他領導的幫

友中選出葉明亮、周執中等二十人作為我的幹部，一律由行營發給工作證，即時隨本人行動。

自此我出入有保衛，行動有幹員，從此成為武漢對付共黨闘爭的首要人員。 

  

三、首破共諜危害蔣公巨案 

  

我彼時雖掌握有緝組幹部，但本身僅系一非公開的兩湖調查員名義，上峰雖准我有行

動權，對外論來，仍是名不正而言不順，我只好憑建功第一的欲望，爭取一些合作力量。一

面與行營軍法處協調，約定「投捕」、「偵訊」原則。一面取得彼時警備司令夏斗寅的諒解，

允我與該部對匪一致行動。於是，我於民國十九年秋間，乃藉紅幫協助即隨同自首共黨份子，

在大街小巷保持距離行走，便於採取機動行動。進行月餘，確實利用「指認」方法捕獲共黨

份子、破獲共黨機關甚多。該年九月末，閻、馮、汪聯合軍大敗，張學良自東北率大軍入關，

進佔平津，宣佈擁護中央，蔣公在十一月下旬，以國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長宣誓就職兩周

後，即離京西巡在廬山召開第一次剿匪軍事會議，會後預定巡視武漢，武漢各界籌備舉行討

逆勝利大會，不料共黨乘機滲透，混入籌備會工作，進行危害，在蔣公蒞臨武漢前數日的某

個下午，忽然據報已截獲一個重要共匪夏華（亦名華夏，此時難以記清，系四川人），在訊

問是表示願意自首，須逕見我方高級負責人，報告重要案情。我即刻傳見夏華，單獨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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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隔數日武漢軍民將在漢口總商會（位於中山路邊）舉行歡迎蔣總司令討逆勝利大會，

該大會籌備工作竟完全由他們把握了安排一切的權力，事務人員多屬共幹，繕寫通知書與製

發出場證，幾由他們包辦。匪黨已組織二十四個組，每組五人，一律攜手榴彈參加。預定在

蔣總司令蒞臨講臺時，台下共黨一齊向臺上投擲手榴彈，如果不信，我即將那些參加籌備歡

迎的共黨名字住址寫出，捉來審訊，立可破獲全案，並查出炸彈所在。」 

這一供詞，實駭人聽聞。我當即採取行動，按圖索驥，竟將全案破獲無遺。我立即電

告立夫先生，他接電後，即電告候其本人到後，一同上廬山晉謁正要啟程赴漢口的總司令蔣

公，當我報告一切後，秉承嘉許，蒙賞給獎金壹萬元，並手令派我為少將參議，囑我持手令

呈交武漢行營何主任明舍發表（該令尚保存），並命以後隨總司令行動，但我要求暫時先回

武漢，返回武漢後，會同當地軍警，重新部署歡迎蔣公，並請蔣公改在漢口七碼頭登岸。隔

數日蔣公偕同邵力子、周佛海、北平市長何其鞏乘兵艦同抵漢口，但取消了「慶祝討逆勝利

大會」的安排。蔣公即與武漢行營何主任敲定，在行營下成立專門機構，以肅清湘、鄂、贛

三省各城市的共黨組織，派我主持其事。我立即完成組織建構，將紅幫幹部及自首份子分別

組織若干地下行動鬥爭小組。從此名正言順，與三省各城市偵緝幹部共同奮斗，展開明爭暗

鬥的掃蕩戰，我幾乎一直戰斗在前方，以為同仁之表率。 

  

四、我如何逃過共諜謀害 

  

在審訊危害領袖蔣公的要犯中，有七人（內女犯二人）請求立功贖罪，堅求自首。我

利用自首政策雖不斷有斬獲，所謂「七擒七縱」。但亦有些口是心非份子，表面上似為我的

獵犬，實際則成為我身邊的定時炸彈。他們都是知識分子，第一步求救命，不惜斷送本身組

織；第二步覺得反悔；第三步又恢復其政治企圖，準備再叛變。後來，他們當中竟有人供認，

曾向上海共黨中央要求加害於我。共黨甚至秘密撥給他們七千五百元行動費，以圖實現。足

見共黨份子反覆無常。 

前述蔣公在廬山的一萬元破案獎金，我以五千元賞給江幫幹部，另以五千元發給這些

自首份子。他們則建議在漢口創辦「醒報」，由他們編撰，自我報導共黨罪惡，來喚起共黨

份子覺醒，我立即同意。並告：「須好好安排組織與編輯工作，將來可以成為全國性反共報

紙。」該群自首份子提議要我出面指導他們所創辦的《醒報》籌備會議，我因無疑慮，即予

應允。 

民國廿年二月廿一日那晚，是他們準備辦報會議之夕，更是預備謀殺我之時間。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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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秘密電臺設在武漢行營後方一個里弄某號樓上，樓下即為其時漢口市黨委單身成員住

所，共黨自首份子亦租寓在附近弄堂內某號的一個樓面。其時，我對最初認識的自首份子宋

惠和十分信任，他幾乎等於我的貼身秘書，所以，宋某遂為所有自首份子的眼中釘。那晚，

我在單家參加雀戲，我就讓宋先去參加辦報籌備會，但宋一再往返單家，堅稱大家請我出席

指導。因其時我輸了十三元，我以好勝心理，非贏回本錢不肯離座，一再展延赴會。誰知該

群謀殺犯（男女七人）已購妥是晚十一時駛滬的輪船票），預備我到達會談時，利用白天磨

好的幾把菜刀，先用棉花塞住我及宋某的嘴，一齊將我們謀害。因久等而我未前往，且趕輪

船時間將到，只好照原來計畫將宋一個人殘殺。然後，這群兇犯一同趕登駛滬輪船。殊不知

宋的頭頸雖被斬十餘刀，耳割手斷，尚未絕氣，痛苦呻吟之聲，被樓下 

房東發現報警。我聞訊後即攜槍馳赴現場，用電話通知警備部將當晚駛滬輪船，全部

扣留，分別包圍檢查。該謀殺共犯，除一人跳江逃亡外，其他六人，一同就逮，送交行營軍

法處審判處理。我算是逃了一劫。 

  

五、顧順章其人及其在共黨中的重要性 

  

顧順章（化名黎明又名李明），江蘇浦東人，生長上海。弱冠時，系上海南洋煙草公司

機器工人，短小精幹，富權謀，懂心理學，好享受，支配欲強，且擅魔術，在上海租界內設

有「化廣寄」魔術，公開招生並表演，共黨公認為奇才。民國十三年即參加共黨，上海「五

卅」事件發生時，曾潛伏上海葵美煙草公司浦東廠，從事「工運」。十五年（1927）赴海參

威以就讀東方大學為名，實際接受蘇聯「格別烏」特工訓練，習「爆破」與「暗殺術」，派

滬後繼續工運活動。民十五年十月至次年二月止，五個月中，共黨在滬曾舉行三次大暴動，

顧均任「總指揮」兼「糾察總隊長」。當時紅色恐怖，籠罩上海，因之顧的潛伏勢力不斷增

大，共黨中央六全大會，升任顧某為中委兼政治局委員，因周匪在共匪中央一向擔任軍事部

長，在上海租界內活動則改稱特務委員。周恩來興顏順章、李立三遂共同組成特務委員會，

周為掛名常委。該會設於上海租界內，內分三科，一科負責匪黨中央機關的佈置與護衛事項，

二科負責匯報工作的佈置建立與秘密交通事項，三科負責暗殺及對黨內叛變份子的製裁事

項，另組紅色保衛局，負責執行暗殺及綁架勒索等任務，以解決匪中央的經費等問題。顧不

僅系周匪同級親信，其實等於周匪化身。因之顧又兼任紅色政治警衛局局長，主持該特務委

員會執行全權。故英、法、日及公共租界內所有共黨機關與全部匪黨人員生命的安全保障，

均掌握在顧一人手中。即首要匪徒周恩來、李立三、向忠發、陳紹禹、瞿秋白、鄧中夏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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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依附顧之安全措施下，才敢活動。我回憶民國廿六、七年間（1936-1937），共黨向政府「輸

誠」，陳獨秀被釋往武昌，張國燾也宣佈脫離共黨來到武漢，彼時我仍任武漢警察局長，對

他們（陳、張）有保護責任，曾一同談起顧順章，他們一致認為顧是共黨中優異份子，手腕

之靈，之辣，較周恩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再談在民二十年間（1931），毛匪澤東盤據江西匪

巢時，曾不贊成呆在上海租界的全國蘇維埃主席向忠發，受在滬的中共政治局挾制，發號施

令，致使匪區軍事行動，一同受到牽制。毛乃建議向忠發經武漢及湘鄂潛赴井崗山建立中央

組織。彼時匪中央還派遣剛自莫斯科返滬的張國燾，經武漢潛赴豫鄂皖邊區就任軍區主席。

他們認為武漢為「白色恐怖」地區，必須派幹員在武漢秘密安排交通事宜，故顧自告奮勇秘

密來漢（以上亦系顧被捕後親向我供述者）。顧由上海到南京下關，乘祥泰木材公司（共黨

所設）的拖船潛抵漢口，住大智門大智旅館，化名為化廣奇。因他擅魔術，便以黎明魔術團

作掩護，在漢口曾登臺表演魔術一些時日，曾勾引漢口幾位交際花，後來同被捕訊，才知道

實際上他是在秘密從事佈置向匪及張國燾經過武漢分別轉赴其目的地的活動（這是後來他親

口自供）。 

  

六、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及解往南京經過 

  

前述曾進行謀害我與宋某的自首再犯六人，已交付審訊。其中有一共犯尤崇新，先是

匪黨江蘇省委，後調任漢口市委，經被捕後自首，再又叛變。他在獄中要求再給自行帶罪立

功機會，咬破指頭，寫一血書請求。此人有分析頭腦，文筆也好，我便再給他一次生存機會，

再派人隨他去街頭到處遊蕩，續行指認匪共。 

某日（民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左右），尤某在漢口特三區（以往英租界）小高爾夫球場前

發現彼曾一度追隨在上海暴動的總指揮顧順章（批捕時年三十一歲）正與另一共黨在街頭接

談，尤某認定確實，遂大呼「暴動總指揮」，顧自知無法否認，即從容就逮。顧被捕時，態

度鎮靜，要求到他住的大智旅館，收拾行李，還要求先見蔡孟堅，他說：「我知道，蔡是武

漢對付共黨負責人。我即傳顧來見，顧只說：「我有對付共產黨大計畫，請你速安排本人晉

見總司令蔣公，我將當面陳情。 

他態度冷靜，不願再言其他。我對顧說：「我將引你見行營何主任。」他回答說：「見他

也不過是說同樣的話。』 

我即向何報告，何表示：不願傳見顧某。並當面決定他與我分別向中央電告共黨首要

顧順章被捕自首，要求晉謁蔣公諸情。（顧未能早供出我中央掌管匪情譯電的機要秘書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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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諜，致造成失敗之大錯，詳情且待下文闡明。）何主任並指示：「今晚除由我派數名幹部外，

另派憲兵一排乘車押送顧某乘輪船赴京。」並囑我次晨先飛往南京，報告顧順章被捕經過，

會同中央主管單位，直接處理此一巨案。 

  

七、潛伏我中央要犯錢壯飛於顧供出之前先行逃滬向匪告密 

  

當我飛抵南京，次日顧所乘輪亦到達南京下關，我乘車迎顧，逕駛南京中央路三 O 五

號中央調查科（後擴為中央調查統計局）科長徐恩曾先生的秘密辦公處。顧一看到路名門號，

他即低聲向我說：「速將徐先生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扣留，如錢逃亡，則全功盡棄。」他的話，

使我震驚不已。因錢某一向是該辦事處重要辦事人（主管電文），也與我有過多次公務接觸，

我當時用電話將此驚人消息，告訴徐恩曾先生，他驚驚諤之下，立即派人分別查究錢某行動，

旋據答覆：「錢某先已將我自漢口發出報告顧某被捕願自首密電譯出呈報後，即不知去向，

似已證明在逃。」（我安全單位某代表杜君直接告我：有確實資科證明大陸陷匪後，共黨政權

社會部長李克農，即是錢匪壯飛，錢壯飛為李克農作間諜時假名。李匪系安徽人，現有其同

鄉在美退休的段君，談及他曾與李同在蕪湖中學教書，那時即發現他左傾，但隨後忽然不見

人影。 

顧得悉此情，恐惶萬狀。旋又低聲告訴我說：「共黨在租界秘密機關，及首要們住所，

與交通種種，均由我（顧）安排，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駐滬辦事處處長楊登瀛，即是共黨忠

實幹部，故國民黨要員每進入該辦事處，在樓下進門處即有共黨秘密攝影機留影。……某次

陳立夫先由南京到上海，錢某就事先通知過上海北站地下黨預先埋伏，殊不知立夫先生改由

前一站下車，方得幸免。這都是他（顧）與錢某所作安排（此案立夫先生函示證實）。顧並

淚告：「徐先生的機要秘書錢某，有權將各省反共情報及密電，拆封或先譯先閱，再秘密照

抄，不斷夾於報紙刊物中先寄給上海共黨中央，後呈國民黨負責人核閱。如錢某向周恩來報

告我（顧）已自首，共黨各機關負責人，非逃即遷，我們的清掃計畫，自然全部落空。」我

當即責顧說：「你在武漢，過份大意，而且自大，如其時說出有錢匪潛伏我中央機要部門之

事，我將立即採取防範措施，不用電報報告你（顧）已捕而願自首諸情，一切由我面陳中央

當局，這是你（顧）自我失敗。」話未說完，立夫先生來電話：囑我即偕顧到黃埔路總司令

官邸，晉謁蔣公，已派張道藩到官邸等候陪見。（此時道藩、余井塘、張厲生諸先生均是中

央組織部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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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顧順章謁蔣公 

  

晉謁蔣公，顧妄想有所獻策，他料不到召見如此之速，他正受到錢匪逃滬消息的刺激，

即刻又要晉謁頂峰。其時顧仍力持鎮靜，我陪他上車向黃埔路出發，坐定後，我即詢問顧向

吾黨領袖有何高見提供，他說：「國民黨為革命，共產黨也為革命，如能保存共產黨名義，

兩黨均為合法政黨，國民黨可領先而與共產黨聯繫合作，共軍全部改編，軍事全由蔣總司令

領導，內亂即可停止。如能向蔣總司令陳述我的意見，且肯接納，我（顧）願為此事奔走，

徐圖贖罪。」我又問他，為何不寫一書面報告。他似乎無話可說。 

當我與道藩先生一同陪謁蔣公時，蔣公站著向顧說：「你歸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對你寬

大，希望以後多多聽從蔡同志的話，事事與他合作，藉獲帶罪圖功機會。」並未聽顧發言陳

述，僅面諭我送顧返住所後，再行來見，令道藩先生在官邸少候。當時我拉道藩先生耳語告

知：顧已供出中央調查科錢壯飛秘書及調查科駐滬的楊登瀛處長，均是匪方重要匪諜，且錢

已逃滬，道藩先生急不擇言，作囑「這是黨內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逕向蔣公報

告。」且說：「你不可多事。」我答：「連立夫先生處，也由你報告。」說罷，我復與顧同車再

回中央路三 O 五號徐之辦事處，顧在車內對我說：「你對我所提要求安排太快，使我（顧）

無法趕上思考與準備；此後只仗你支持與合作，現想起另一要案向你提供：共黨首要惲代英

化名王作霖，在上海被捕時，供系赤色群眾，由蘇州法院解南京總司令部軍法司，共方已設

法找到某種關係，可能在五月內——開釋，你應該將此真情向上反應」云云。顧話諭至此，

汽車已抵達指定處所，我對看守顧某人員交代後，即又回程再謁蔣公，道藩先生一同在坐，

蔣公垂詢我的意見，我報告說﹕「一、應讓顧提出整個反共意見，供我取捨。二、應徹底與

英法租界當局合作，按顧之指認，肅清共黨一切活動機構。」對顧供述共黨錢某、揚某潛伏

我中央核心部門實情，我遵照道藩先生暗示，未曾涉及半句，只就顧在車中所告惲代英已押

在軍法司各情，詳為報告，蔣公當即令軍法司長工雲南查明屬實，曾促惲自首，惲倔強拒絕，

因而予以正法。 

顧既已交中央監押，我即回漢。後來聽說立夫先生在顱案結束後，曾將錢匪壯飛潛伏

中央調查科經過及一切事宜曾當面向委員長蔣公報告。蔣公寬大為懷，除責令該科加強警惕

防範外，並未予深究。 

  

九、周恩來親殺顧全家十三人後逃入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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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匪壯飛自南京逃出向中共首腦傳遞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已抵南京自首消息，匪首們覺

得大難臨頭，立刻大逃難、大搬場、雞飛狗走。而我中央情報單位，已知原駐滬辦事處長楊

某亦系匪黨，其原先在滬與各租界捕房當局所有關係，均系共匪佈置圈套，更怕共匪在租界

佈置新陷阱，致無計可施。其時中央辦案人員顧建中總幹事將顧順章帶往上海，透過上海市

公安局與英法捕房聯繫。依照顧提出匪黨各機關住宅藍圖調查搜索，已全部人去樓空。顧乃

設法與其妻子及親眷（十三口）聯絡，發覺全告失蹤。後顧會同租界捕房設法捕到其妻弟張

長庚及匪特務委員會第三科長王竹友，經顧多日說服，才坦白供出顧的全家十三人已被周恩

來帶同王竹友親手毒殺，分別在法界甘斯東路愛棠村十一號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號，新

閘路斯文裡七十號等處掘出屍體三十餘具，彼時上海各報才發佈該案大新聞，致使全國大為

震驚。彼時也曾找到周匪恩來一些行動線索，偵悉周某夜在提籃橋某號集會，決按址逮捕，

惜周匪於五分鐘前聞風潛逃。其時共匪傀儡主席向忠發，因顧被捕遲未動身赴漢，未曾接到

顧自首消息，故為我方捕獲，聞系陳紹禹等留俄派勾結周恩來有意借刀殺人，將向匪作為「送

禮品」，藉以掩護他匪逃亡。以上諸情，均系其時看報及匪倩資料得悉，後來看到張國燾夫

婦分別所寫回憶錄，均言共黨內部聞顧自首事，無人不談「顧』色變。民國二十一年（1931）

三月某晚，蔣公在南京陵園一新建築物中召集所屬特殊任務幹部訓話，參加人員，憶有陳立

夫、張道藩、賀衷寒、康澤、鄧文儀、戴笠、徐恩曾諸先生及我。蔣公位於長桌的頭端，我

與陳立夫先生接近蔣公對面而坐，列於蔣公左右旁。其時統帥部改組，改為軍事委員會，蔣

公出任委員長。委座即席訓話，指出特殊幹部組織，如何不健全，今後應如何特別加強，但

獨對我在武漢主持的工作，大加獎勉，並問我：「顧順章工作情形如何？」其時我不敢說真

話，也不敢說假話，只好看著立夫先生與徐恩曾以示意，請他二位報告。英明的蔣公可能已

瞭解顧未隨我工作，當時指示立夫先生說：「蔡同志久駐武漢，環境險惡……上海工作更重

要，可調蔡同志去上海負責，兼顧香港情況。」立夫先生曰：「此事待詳加研究後，再行呈報。」

〔這是顧自首後已過九、十個月之事），當時我聆悉之下，惶恐万萬狀，會後乃稱病返回武

漢。 

  

十、顧妄想太多，終不免一死 

  

顧順章憑其豪放手法，靈敏頭腦及毒辣作風與周匪恩來拉成搭擋，他全憑其過去上海

「座山虎」的力量在租界依附中共中央稱「霸」。自從投入我方後，顧如能橫掃匪徒，又可

能籍機稱「王」。億在武漢將他逮捕時，他真是盛氣淩人，唯「彼」獨尊，認我非他交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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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開口便說：「要見蔣總司令談國共合作問題」，使我這個「初出茅廬」的鏟共負責人，如

非「胸有成竹」，幾乎招架不住，後因匪諜錢壯飛逃滬，向周恩來告密，致重要匪首全部逃

亡，顧才未建「赫赫之功」（聞曾依顧提供線索捕獲一些次要匪徒，我未悉其詳）。而顧本人

最後不免一死。分析起來，有下列可述的事實： 

一、當他被捕來見我時，為何不細密考慮，既知錢匪（真名李克農）潛伏我中央機關

應該立即供出，或應阻我不宜用電報報告中央，須向中央最高當局面陳，如此，不僅錢匪落

網，周恩來亦當被捕，這個捧著共黨國際的中共「中央」靈牌的匪首，就不可能逃入江西瑞

金地區，以助毛為虐，造成後來之局面，歷史當會重寫。憶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開始時，

政府接受共黨輸誠，統帥部（軍委會）增設政治部，陳誠、周恩來分任正副部長，彼時武漢

成為戰時行都，周領導的共黨辦事也駐漢口，政治部設在武昌，其時，周竟不敢乘武漢輪渡。

他本人曾帶一年輕矮小副官，親來我的辦公室，恭敬地說：「蔡先生！我早知你的大名，且

久仰爾……」我雖早識他的猙獰面貌，當時卻礙著國民政府的二次容共政策，又不能不敷衍

他，心裡的那股火，真不知道該從哪裡去出！ 

二、顧順章請求謁見蔣總司令，未將其招撫共黨投降詳計劃寫成報告，面見蔣公時，

才察覺自己已是「階下囚」，否則滅共投降報告，頂峰必親予研審，可能就他所陳，作一番

對他有利的安排。可惜，他沒有這麼做，隨後錢匪逃滬告密事發，他寫也無用了。 

三、他全家被周匪殘殺，其魂已喪，後雖准其續娶，可惜鬥志已經消失。 

四、上海匪巢瓦解，「眼線」盡失，從而失去地下鬥爭的本錢，顧之價值也就自然消失。 

五、抗戰軍興，政府接受共產黨輸誠，全國釋放政治犯（共黨），他系自首共黨，全家

被殺，今共自由，怕遭暗殺，且留我方陣內，已成政治包袱，而顧亦不滿自首後終日過著被

人監護生活，認國共既已「合作」，他「野性難馴」的天性，自必又萌發新的政治野心。 

我轉任武漢警察局的數年後（約在民二十四、五年間），某次我因公赴南京，在中央飯

店遇見監護顧的幾位中央同志正在陪顧玩檯球，他竟認出是我，跑來向我求情說：「你救過

我，現在還求再救我，我願組織新中國共產黨，形成傾向國民黨的政黨，我可號召困居延安

的中共領導階層大批共幹來參加，對抗毛澤東。請你（指我）向上峯進言支持……」，此事

足見其在落魄生涯中，仍有妄想。 

他被捕自首後，戴笠（雨農）確有利用顧的想法，在顧案發生數月後，戴曾親來武漢

找我，希望我報告向蔣公建議：「准許將我所捕的顧順章交由戴運用一些時日……」，我婉辭

了。以後我任武漢警察局長，戴又對我舊事重提，促謁蔣公時提議，我深表歉然。如果顧某

真能改隸戴的陛下，相信「草寇」遇「英雄」，可以發揮顧的一些長處。尤其是戴與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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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親如兄弟，彼時胡將軍正想剿滅陝北毛匪，可能會利用顧與共匪關係，作些特殊措施，

收到心理效果。一些高級匪酋，也曾與顧某在上海租界共過患難，最低限度，可以利用顧喊

話，令他們逃離延安，彼時正是共匪危急存亡之秋，或許可以收到擾亂與安撫的雙重作用。 

以上各點，是我根據事實，所作的推斷，可能有人會有人以「事後先見」笑我。後來

抗戰軍興，我方工作人員發現顧又與共匪勾結，並企圖在暗殺我中央要人後，逃往匪區，故

鎮江江蘇省政府保安訓令部在確認事實後，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冬奉命在鎮江將顧槍決，

江蘇省府並派秘書長羅時實先生監斬。 

我在陽明山國防研究院受訓時，羅先生擔任講座，曾親口告訴我，他主持監斬之事。

此已是後話。 

  

十一、鏟共任務三年的成就與結束 

  

再說在將顧某移交中央後，回到武漢，中央又派我兼任平漢路黨務特派員，工作自武

漢經河南直達北平，因此我的任務加重。所幸最近在四十年前遺留檔中，找到一份民國二十

年一月到二十年十月的武昌行營偵緝處資料，記載該處成立後的六、七個月內，破獲共黨組

織共計百餘處，捕獲共黨首要三百七十餘人，不乏共黨的高官顯要。被捕獲的共黨，其願意

自首帶罪圖功者，決不關在獄中，一律予以優待。從早到深夜，輪流派幹部隨時押往街頭巷

口共黨習慣出沒之處，隨時指認，隨時捕拿。每個共犯，如不能訊捕幾名，生命即無保障，

倘能捕到其本人原先上級，即予重賞。因而查獲共黨大小武器八千餘件，共黨首要，有「總

指揮一人，長江軍委師長、政治部主任、旅長、團長、站長，難以勝記。彼時共黨在武漢發

動暴動，完全系「李立三的城市路線亦即「立三路線」抬頭階段，至此「立三路線」完全崩

潰。更從破案線索中破獲第三國際駐滬俄人代表和蘇聯接濟共黨的經濟機構。復根據線索，

將鄂西、湘東、湘南、九江、上海、南京、安慶、天津、唐山等地共黨的兵運、民運等秘密

組織，不斷予以破獲。彼時我雖操生殺大權，但共黨人犯案件，一律分別解送軍法處審判。

其時南京總司令部軍法處長王震南，武漢行營軍法處長袁竹樵，系我接觸最多的人，由他們

審判、判刑或執行槍決，我決不願殺一無辜。曾有二十一次忠實自首的共黨，要求親臨刑場

執行判死刑共犯，創下「政治滅親」的先例。民國二十年（1931）秋，總司令蔣公又坐鎮南

昌行營，督剿毛匪，組織黨政委員會，委我兼特派員，同時令我在九江南昌設立分支機搆。

彼時陳銘樞、蔡廷楷部隊正在江西協勅共匪，密謀叛變，我在九江破獲陳、蔡等逆其時反抗

中央密謀，捕獲大批人犯。隨後蔣公臨時宣佈下野，我在九江擔任警戒，登上兵艦，逕馳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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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二十一年春，蔣公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復出，主持中央軍政大計，六月間又蒞武漢，

組織豫、鄂、皖三省勒匪總司余部，蔣公兼任總司令，約一年後張學良自歐洲返國充任副司

令。其時於武漢行營，蔣公派我兼任總部視察室主任，須隔日晉謁報告工作一次。其時行營

偵緝處尚未撤銷，實令我工作難以應付。某日委員長手諭：令彼時侍從秘書鄧文儀與我另組

全國對匪鬥爭機構，並面諭：「兼辦黨內國內貪污腐敗的清查任務。」我深感此一任務艱鉅，

不敢接受，蔣公遂親自召見面諭：「革命黨員要作無名英雄，必須按期完成任務。」隔月我視

察平漢鐵路黨務歸來，回到漢口，某日委員長出席聯合紀念周，即席訓話，對武漢市區秩序

混亂社會生活腐敗和員警服務精神不振，大事指責。當日手令彼時湖北省主席夏鬥寅派我出

任湖北省會公安局局長（後改警察局），矚即到職視事。於是，我即於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廿六日奉命將反共幹部分別移交中央及戴笠領導，我對匪鬥爭任務：從此即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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